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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内而生：“饭圈”青少年偶像崇拜的 
内部动因与引导路径
——基于心理防御机制视角

郭敏娜  桑青松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芜湖

摘  要｜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饭圈文化”盛行对我国青少年网络社会生态和青少年的身心成长都造成

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饭圈”青少年偶像崇拜构成了新的学术命题。本研究从心理动力学中的心理防御机制

视角出发，结合以往实证研究，通过探析“饭圈”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内部动因，梳理出“饭圈”青少年偶像

崇拜启动的五种心理防御机制，分别为对依恋的补偿、对浪漫关系的幻想、对理想自我的投射、对群体身份

的认同和对压力的宣泄。据此生成“饭圈”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引导路径，具体包括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树

立正确的爱情价值观、榜样教育和偶像崇拜融合共振、赋能“饭圈”群体积极力量及疏通和创设多种压力宣

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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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文化盛行的时代背景下，青少年偶像崇拜发生了巨大革新。在偶像工业和互联网的孕育中，

以青少年为主体的“饭圈”群体逐渐呈现规模化和制度化等特点［1］，“饭圈文化”俨然成了最“出

圈”的青少年亚文化。“饭圈”是对“粉丝”（Fans）圈子的简称，“fan”为“fanatic”的缩写，通常

指由神灵激发的极端热情［2］。在粉丝心中偶像达到了神灵的地位，偶像崇拜的狂热往往像极了宗教活

动，因此很多学者将偶像崇拜比作宗教崇拜［3］。然而，当前“饭圈”偶像崇拜已陷入一种非理性的程

度，“饭圈”亚文化盛行对我国青少年网络社会生态和青少年的身心成长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甚至恶劣

的影响，“饭圈”偶像崇拜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同时也构成了偶像崇拜在新时代的学术命题。究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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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驱使“饭圈”青少年偶像崇拜如此狂热？本研究通过心理动力学中的心理防御机制视角，探析“饭

圈”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心理内部动因及引导路径。

1  “饭圈”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内部动因

弗洛伊德（Freud）假定个体内部有一个叫作心理能量（Psychic Energy）的能量来源，它驱动了人

类所有的活动。心理能量有三种释放渠道：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最原始的冲动，遵循快乐原则；

自我延迟本我的释放，遵循现实原则；超我则负责内化的社会价值和道德。三者有着不同的目标，在驾

驭心理动机时处于无休止的相互作用之中，从而导致个体的内部冲突，引发焦虑［4］。

焦虑是一种不愉快的心理状态，弗洛伊德（Freud）由此提出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s），是

指个体为避免焦虑，无意识激活的一种保持心理平衡的心理机制。个体总能在潜意识中防御由内心冲突

频繁引发的焦虑，从而意识不到焦虑的存在。无论是正常人还是神经症患者，每个人的某种言行都会在

不同程度上使用一个或多个防御机制的组成成分，并且几乎任何一件事都可以看作是防御［5］。弗洛伊

德（Freud）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通过理论和研究对防御机制的心理功能进行了系统性

扩展，她认为个体使用一些具有创造性且非常有效的防御机制，是为了避免自尊下降和保护心理存在不

受威胁，防御机制具有保护自我和减少焦虑及痛苦两种功能［6］。

个体从12岁左右开始进入青春期，性冲动开始活跃，但是青少年必须在此阶段抑制这种不被社会允

许的冲动。个人欲望和现实以及内化道德之间的冲突在本我、自我和超我的竞争中产生了焦虑。因此，

“饭圈”青少年偶像崇拜正是为了缓解这些焦虑，启动了一系列自我心理防御机制的自然产物。图1表

示“饭圈”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内部动因生成过程。

图1  “饭圈”青少年偶像崇拜内部动因过程图

Figure 1 Internal motivation process diagram of teenage idol worship in the “Celebrity Fan Clubs”

2  “饭圈”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心理防御机制

2.1  对依恋的补偿

弗洛伊德（Freud）最初提出补偿（Compensation），是指个体由于心理受挫产生的心理防御机制。

随后阿德勒（Adler）对补偿进行了系统和全新的分析，他认为每个人天生或多或少都有自卑感，补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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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个体追求某种目标受挫或因某种缺陷自卑时，发挥自身优势以弥补缺陷获得优越感的现象［7］。研究

指出，现实中人际关系越不良，偶像崇拜卷入越深［8］。青少年偶像崇拜正是对人际依恋关系的一种补

偿，可分为对依恋的过渡性补偿和对不安依恋的补偿两种。

2.1.1  对依恋的过渡性补偿

埃里克森（Erikson）将对远方人物（通常是名人）的依恋称为“次要依恋”，这在青春期起着过

渡作用。在人生的关键转折期，个体往往会寻求次要依恋，对名人的依恋是一种以安全、无威胁的方式

重新融入人际关系世界的方式［9］。个体步入青少年时期，对父母依恋的程度逐渐减弱［10，11］，对偶像

的崇拜或迷恋反映了个体情感的一种自主过渡［8］，即在青春期，偶像崇拜作为一种防御机制，以缓解

父母依恋减少所产生的焦虑。岳晓东认为，青少年对偶像的特殊情感依恋是青少年个体化过程中以补偿

脱离对父母依赖的产物［12］。当父亲或母亲缺席时，青少年更有可能崇拜偶像，尤其是对年长偶像的崇

拜，这表明偶像是对缺乏如长辈般的权威人物的一种补偿性替代［13］。

2.1.2  对不安全依恋的补偿

偶像崇拜能够满足不安全依恋个体的在现实中无法满足的关系需求。不安全依恋在缺乏自信和爱的

需求的驱使下，容易发展出对名人的依恋，为在现实生活中的破裂关系提供一种安全感［14］。实证研究

表明，不安全依恋与偶像崇拜相关［15］。研究发现，依恋焦虑与名人依恋之间存在正相关［16］，依恋焦

虑水平较高的个体更有可能沉迷于对偶像的接近等行为［17］。我国的最新研究表明，依恋回避能正向预

测偶像崇拜［18］，回避型、焦虑—矛盾型的不安全依恋个体在偶像崇拜过程中越可能发展为深重度的病

理性崇拜［19］。因此，青少年偶性崇拜是对现实生活中不安全依恋的一种补偿，可以满足个体安全感和

爱的需求。

2.2  对浪漫关系的幻想

幻想（Fantasy）又叫“白日梦”，白日梦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事实真相，聚焦于臆想中的事物，由此

降低或防止潜在且易唤醒的焦虑。个体可以通过幻想实现在现实世界中不能满足的内心愿望，也可以看

作是对本我和自我冲突的一种解决方式，从而达到心理的平衡［4］。幻想在儿童期主要表现为在游戏中

幻想以获得满足，而青少年的幻想则转向对偶像人物的崇拜。

青少年偶像崇拜开始于12岁左右［12］，该阶段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从父母那里摆脱自己，由于生理发

育逐渐萌发了对异性的好奇和向往，从而产生了爱恋需求。而青少年感情丰富，易于动情，偶像明星光

鲜靓丽的外形和商业包装的“人设”正好迎合了青少年此时被压抑的心理需求，符合他们心中理想爱人

的形象，从而陷入对偶像产生的浪漫关系幻想中。

对浪漫关系的幻想同时也说明偶像崇拜具有社会和情感功能［20］。偶像崇拜是一种次要社会关系，

尽管这种关系中所有的互动都是单向的，但却给人一种互相认识并且很熟悉的错觉，使得这种即使是

想象出来的关系显得特别真实，与实际的社会关系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对偶像明星的疯狂迷恋其实

是青少年在安全距离外表演一段幻想的浪漫关系，以此作为成人关系的一种彩排和预演［8］。基于实证

研究的结果表明，偶像崇拜是一个拟态亲密关系建立的过程，偶像崇拜和个体的亲密幻想倾向呈正相 

关［20］。并且偶像崇拜的程度越深，对这种亲密幻想的感知就越强［21］，情感上的联结使得偶像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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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微变化也会引起“粉丝”异常强烈的情绪波动，整个过程就像一场疯狂的热恋，当“饭圈”使个人的

热恋演变成集体热恋时，就衍生了如宗教一般的狂热行径。

2.3  对理想自我的投射 

投射（Projection）是指个体将自身潜意识的情感、愿望和意志等归结到他人身上的一种维持心理

平衡和自我保护的防御机制。克莱姆（Cramer）提出了防御机制发展理论，指出防御机制在人的一生

中是动态发展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占主导地位的防御机制不同，在童年中期和青春期早期，投射占

主导地位［22］。

弗洛伊德（Freud）认为人们爱上某个客体，本质上是爱上自我想要努力达成、现实却不能达到的

某种完美特质，人们通过这种迂回的方式来满足自恋，是对理想自我的投射［5］。埃里克森（Erikson）

指出青少年在热烈地寻求可以信仰的人和观念，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儿童在进入

青少年期后，个体面临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冲突的危机，即在认识自我过程中出现问题［23］。为了解

决危机并获得新的同一性，青少年需要通过偶像崇拜进行自我确认，偶像是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对现实

自我不满足而找到的理想自我，是自我同一性的最佳代表［12］。因此个体对偶像某些方面的痴迷（如外

形、才能、财富等），本质是一种对于不能在现实中满足的潜在欲望和理想的投射。研究也证明，自尊

和自我评价能负向预测偶像崇拜［19］，也就是说自尊和自我评价水平越低，个体越是认为自己达不到理

想自我，则偶像崇拜程度越高。此外，偶像崇拜和自恋特征呈正相关［24］，即自恋特质越强的个体更倾

向于在偶像崇拜中对理想自我产生投射。 因此，偶像崇拜投射出了崇拜者心中的潜在欲望，同时也是帮

助青少年建立自我同一性，保持心理平衡的重要途径。

2.4  对群体身份的认同

弗洛伊德（Freud）在他著作《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深入分析了群体认同，认为认同

（Identification）对于理解个体与外界世界的关系和发展，以及理解自我、超我、自我理想、性格和身份

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认同是个体与他人产生情感联系的最初表现，被称为“群体幻想”［25］。偶像崇

拜在青春期早期最为强烈、也最有可能崇拜名人，此时青少年进入了认同发展的关键阶段，其特征是逐

渐脱离对父母的认同［26］，第一次开始寻找除父母以外的身份认同人物，走向自治［11］或个性化［10］。因

此，偶像崇拜是对身份形成到认同的过程［27］，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们，面临群体认同和疏远的危机，

社会支持网络尤其是朋辈群体对青少年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28］。获得安全感、归属感及身份认同的心

理需要促使青少年们更易融入“饭圈”。

然而，弗洛伊德（Freud）指出，群体认同像极了让人倍感安全和温暖的无意识幻想，自我失去了

区分内在、外在现实的能力，失去了检验某些信念正确性的能力。当个体进入群体后，个体的自我抑制

就在某种程度上消失了，那些潜伏于其内心深处的本能，在群体形成的那一刻即被唤醒而且寻求满足。

群体成员彼此心理的融合让他们无法感知到自己和他人的差异性，他们无法将他人视为和自己不同的

客体，彼此之间高度一致，共享同一主体性［4，25］。“饭圈”群体正是建立在对偶像的盲目推崇和爱慕

的情感之上，圈内信息同质化程度高，易造成“粉丝”认知相对狭隘、丧失自我正确信念的现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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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资本正是利用这些操控整个粉丝群体，产生了一系列“乱象”［29］。总之，群体认同是青少年本能

地寻求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产物，对青少年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当前“饭圈”群体无疑对青少年产生了

巨大的负面影响，无益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2.5  对压力的宣泄

宣泄（Catharsis）指用符合社会要求的建设性方式表达被压抑的原始冲动或欲望的一种心理防御机

制。宣泄对于缓解压力、调节情绪和保持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饭圈”偶像崇拜正是当今青少年对

难以应对的学业压力和青春期压抑的情绪情感的宣泄和释放。

中学阶段是整个人生学业压力最重的阶段，尤其是当今整个社会处于“内卷”时代的巨大浪潮中，

学业压力过大、学业受挫产生的习得性无助等均会对青少年产生超负荷的心理负担。这些均是造成青少

年情绪困扰、心理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降低的主要原因［30］。“饭圈”偶像崇拜正好是青少年们过剩

的精力和压抑的情绪情感释放的出口，偶像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饭圈”则成了他们宣泄的场域，在

此获得精神慰藉。而且现阶段“饭圈”中具有深度参与性的“偶像养成”机制，使参与者能够感知自己

一手追捧和供养的“爱豆”（偶像）的成长及其“出道”，给青少年们在整个参与过程中带来了难得的

成就感，这种成就感尤其对于学业受挫或压力过大的青少年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实现”。因此，

从这个角度看，“饭圈”偶像崇拜在排解青少年学业压力、转移负面情绪及提高心理健康等方面发挥着

一定的积极作用。

3  “饭圈”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引导路径

虽然偶像崇拜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自然产物，所启动的一系列防御机制为其避免焦虑、保持心理

平衡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也对青少年情感社会功能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当前“饭圈”

存在文化失序和行为失范现象，对青少年的身心成长产生的负面作用必须得到高度重视。对“饭圈”青

少年偶像崇拜的正确引导，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所在［31］。

3.1  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满足青少年爱与归属需求 

偶像崇拜是对依恋的补偿，因此，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对于满足青少年爱与归属需求至关重要。研

究表明，依恋质量与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等息息相关，相较于安全型依恋，不安全依恋的个体在整

个人生中会产生更多困扰。良好依恋是抵御青少年发展风险的“安全堡垒”，能减缓不良因素的消极影

响，拥有良好依恋关系的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等积极情绪更高［32］。

因此，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应置于家庭教育的关键地位。处于“心理断乳期”的青少年也需要爱与

依恋，不应忽视青少年时期良好亲子关系的培育与维护。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一方面，在家庭层面，

父母双方都应该学习以正确的方式对孩子进行教育和引导，塑造一个充满温馨和支持、爱与尊重的家

庭，以帮助青少年形成良好依恋，满足爱与归属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层面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中更要凸显建立良好依恋关系的重要地位，增强家长对亲子关系重要性的认识，指导家长如何科学有效

地建立依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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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树立正确的爱情价值观，创生青少年精神力量   

青少年的身心发育开始趋于成熟，加上性意识的萌发，产生了对异性的爱慕之情，憧憬浪漫关系，

对偶像的迷恋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恋爱关系的幻想。然而青少年的心智还未完全成熟，不能理性应对身心

变化与内心情感需求带来的困惑和冲突。因此，需要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爱情价值观，引导他们将对

爱情的憧憬转化为自身的精神力量。

首先，应该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偶像崇拜应当是心理认同而不是情感上的过分依赖。积极帮助青少

年从多方位角度看待爱恋对象或偶像，形成以道德美、人格美等内在价值为导向的爱情观，而不仅仅偏

重用外在标准去评价他人。其次，要让青少年认识到健康的关系需要建立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而不是

一味地依附于依恋对象，否则会失去自我和道德尊严。而偶像崇拜本就是一种不对等的幻想恋爱关系，

本质上和健康的爱恋关系相违背。最后，要让青少年充分认识到只有当自我掌握了充分的科学知识和社

会劳动技能，在社会实践中拥有自我价值后，才能产生爱的能力，进而爱自己、爱他人。

3.3  榜样教育和偶像崇拜融合共振，塑造青少年自我价值

偶像崇拜是对理想自我的投射，因此应引导青少年对理想自我有理智清晰的认识和正确的价值判

断，将生活和精力的重心放在塑造自我价值上。对于思想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来说，他们的思想道德和价

值判断更需要有益引导，偶像或榜样的个人形象、思想道德等都会对青少年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有研

究发现，有偶像的青少年自我价值感显著高于没有偶像的青少年［33］。因此，偶像崇拜不必过分打压，

如何将榜样教育和偶像崇拜融合与共振，帮助青少年塑造自我价值，这是当前教育层面的重大命题。

树立正面的榜样形象作为青少年的崇拜对象，使榜样教育和偶像崇拜相融合。一方面，使偶像走向

榜样。要挖掘和凸显偶像的内在价值，青少年可以从偶像身上找到塑造自我价值的动力，学习偶像的奋

斗精神、人格品质、价值观念等。另一方面，使榜样走向偶像。榜样需要多元化、生活化、并且可以由

青少年自主选择。更加多样化、真实“接地气”、个性化、符合青少年心理需求的榜样，才能真正使青

少年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4  赋能“饭圈”群体积极力量，建设青少年主流价值观

群体虽然是对本能的唤起和满足，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在群体中也可以形成良好的克制、慷慨以

及奉献精神，个体的道德感和道德伦理行为因进入群体而得以提升［25］。事实上，“饭圈”在扶贫、

救灾等公益事业上发挥的作用已不容小觑。因此，赋能“饭圈”群体的积极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

面，应当利用群体的积极力量引导“饭圈”发挥积极力量，净化“饭圈”生态网络，推动爱国主义、

奉献精神等主流价值观融入“饭圈”。如在面对灾情时，“饭圈”活动可以与公益活动相结合，不仅

满足了群体归属感认同感，更能引导青少年正确价值观和生命意义感的实现。另一方面，主流价值观

要充分发挥对青少年群体的吸引力，需要尊重并理解饭圈的传播话语与传播方式，以青少年喜闻乐见

的方式开展传播，打破“信息茧房”，实现“破壁入圈”，并引导青少年积极参与到主流价值的建设

与传播当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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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疏通和创设多种宣泄渠道，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

压力是影响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因此，“内卷”时代背景下，更要疏通和创设

多种渠道压力宣泄渠道，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首先，运动是非常有效的宣泄方式，运动能够提

升多巴胺、缓解慢性压力，从而抵抗抑郁等负面情绪［34，35］。因此应适当对青少年开展丰富的体育活

动，保障学生每天的户外活动时间，学校更不应以学业繁重为由减少学生的体育活动。其次，文艺活

动也是有益的宣泄方式。艺术历来被视为表达强烈冲突、晦涩感觉和抒发情感的安全手段［36］。青少

年可以通过绘画、写作、音乐等艺术形式抒发情感，来减轻不良情绪，从而促进心理健康。学校、社

区和社会应创设多种文艺形式，培养青少年的兴趣爱好作为宣泄渠道。最后，社交也是重要的宣泄方

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可以减轻内心的压力和不良情绪，他人的支持和理解可以帮助青少

年更好地应对压力困境。因此，应多创设青少年的社交活动机会，如集体志愿活动、互动合作等活

动，帮助青少年疏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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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n Internally: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Guiding Path of 
Adolescent Idol Worship in the “Celebrity Fan Club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s

Guo Minna Sang Qingso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prevalence of “celebrity 
fan clubs culture” has had a certain negative impact on the online social ecology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growth of young people in China. The idol worship of “celebrity fan clubs” young people has formed a 
new academic proposition.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s 
in psychodynamics and combines previous empirical studies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motivations of idol 
worship among “celebrity fan clubs” teenagers. It sorts out five 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s that 
initiate idol worship in “celebrity fan clubs” teenagers, namely compensation for attachment, fantasy 
of romantic relationships, projection of ideal selves, identification with group identity, and release of 
pressure. Based on this, a guiding path for the idol worship of teenagers in the “celebrity fan clubs” is 
generated, which includes establishing good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establishing correct love values, 
integrating and resonating with role model education and idol worship, empowering the “celebrity fan 
clubs” group with positive forces, and unblocking and creating various pressure relief channels.
Key words: “Celebrity fan clubs” idol worship; Teenagers; 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 Internal 
motivation; Guiding path


